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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你是不是太跟别人计较?你是不是经常只想到你自己?基

督为了我们的罪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，连哥哥都可以为了祖护

你，替你受惩罚。你要感激别人替你做的一切啊，你又何曾替

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?

— 选自电影 《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

                  (中国台湾)杨德昌

魁蘑
0,}4i

_俨
j,"M,



 
 

硬
 
 
 
 

!
、叶

刁
﹃了

号

币
卜山
可 

 
 
 

诵
夕
八
式
1

卜
甲

矛
叨 

 
 
 

卜否
诀

豁
勺

峨

协
毛
。

滋

“姓名?”

“夏芳然。”

“怎么写?”

“夏天的夏，芬芳的芳，自然的然。”

“名字很漂亮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民族?”

聋
未
仁每

、。奋_乡认分
    “当然是汉族，最没创意了。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是少数民

族，这样就有很多好看的衣服穿。” - -

    “年龄呢?’’

    “一九八0年六月十五号生的，双子座，也就是说，还差几个月

满二+五岁。，. ，
    “文化程度?”

    “中专。师范毕业。”

    “职业?’’

    ”本来该在小学里当音乐老师，可是没有去。自己开了几年咖啡

馆，现在在家待着，什么也不做。”

    ‘，明白了。待业青年。”

“我怎么听着这么刺耳。”

“籍贯?”

奋

杨



    “籍贯洲

    “他们俩— 死了吗?”

    “你必须先回答我。这是审讯的程序。”

    “审讯?好像我是犯人。人又不是我杀的。’‘

    “我也希望人不是你杀的，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个。你可以

认为我们请你来就是为了帮你证明你没有杀人。”

    “我杀没杀人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需要你们来帮我证明。”

    “你需要。夏芳然。你不可能不需要。这是法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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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请允许我把时间推到二十四小时之前。毕竟故事应该从那个时

候开始。二月十四号，情人节。玫瑰花一如既往地涨价，天气像所

有北方城市一样还散发着冬天快要过完时漠然的寒冷。跟隆冬的时

候比起来，的确是漠然的寒冷。十二月下起大雪的那阵子，满街都

是打不到出租车的人，看着一辆又一辆没有闪着空车灯的的士呼啸

而过，这些在路旁焦急的人们总会交换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。这个

城市就会在那个时候弥漫出一种同舟共济的温暖，虽然只是暂时。

可是二月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。寒冷因为快要离开而变得不那么

忠于职守，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跟着变得心浮气躁起来。浮躁容易

让人心冷似铁，就算是情人节猩红的玫瑰花也挽救不了这个局面。

    夏芳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来到 “何日君再来”的门口的。

她像往常那样重重地关上出租车的门，高昂着头。出租车司机不无

遗憾地想:看身段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，怎么戴着一副大得如此吓

人的墨镜呢?还这么凶。夏芳然推开门的时候，心想:真是蠢。因

为她听见了店面里传出的音乐，她讨厌这个正在唱歌的叫做刘若英



的女人。

    小睦正在擦地板，整个店面里泛着洗涤液的清香。 “来了，芳

姐。”他习惯性地打个招呼，然后放下拖把到吧台后面去，准备像平

时一样打一杯夏芳然常喝的摩卡。夏芳然嘴角轻轻地扬一扬，算是

对小睦笑过了。不过她忘了小睦是不可能看到她这敷衍了事的微笑

的。因为寒冷的关系，她把铁锈红的羊绒衫的高领拉到了鼻子下面，

没人看得到她的嘴。小睦偷眼膘了膘坐在角落里的夏芳然，她托着

腮，上身如石膏像那样端庄。每当看到她这样的坐姿时，小睦就会

觉得自己己经忘了其实夏芳然早就不是这里的老板了，两年前就不

是了。现在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顾客而已，最多是个常客。但他依

然叫他 “芳姐”，改不7口，坦率地说，也不大敢。

    “小睦。”她的声音从毛衣领子后面发出来，闷闷的，可是小睦

还是听出来她今天的语调里有种陌生的，几乎可以说是温柔的东西。

叼、睦，今天算你请我，好不好?”

    “芳姐。”小睦说， “你老是这么说，可是每次你走的时候都还

是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

    “今天不会。”夏芳然真的笑了。虽然毛衣领子还是遮挡了半个

脸，虽然她没有摘那副大得有些夸张的墨镜，可是小睦知道她在笑，

他听出来了。

    摩卡端了上来。夏芳然总觉得在一般情况下你很难想象一种又

冷艳又温暖的东西，可是咖啡的气味偏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然后

她告诉自己: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杯摩卡。可是就算已经这样郑重其

事地提醒过自己了，摩卡说到底还是摩卡，不会因为这是最后一杯

而被她喝出什么悲壮的味道。夏芳然对此感到满意。她觉得自已是

平静的。那种头顶上悬挂着一个大紧张的平静。无论如何，夏芳然

想，慌乱的人没有出息。平静才是好兆头，对任何事情来说都是好

兆头。

    小睦又开始拖地板，他弯曲着的身影在她视线的边缘晃动着。

小睦长大了。夏芳然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泛起一个很母性的表情。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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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前，她还是刚刚开张的“何日君再来”的老板，小睦还是一个左
耳朵上打着八个耳洞、后背文v骇人的刺青的小混混。那是一个美

丽的黄昏。小睦跌跌撞撞、鼻青脸肿地冲进来，她马上明白了是怎

么回事，立刻把他藏在了吧台下面。后来，当她把一份白天卖剩下

的火腿蛋三明治递给他时，他抹了一把脸上己经凝结了的血痕，几

乎是羞涩地说: ‘’你能不能，让我留在这儿?”现在小睦的脸上可找

不到一点街头的落魄气息了。他浑身散发着年轻，清洁，·甚至是蓬

勃的劳动者的味道。每次看到小睦，夏芳然就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善

良的人。她需要靠小睦来提醒自己这个。

    “芳姐。”小睦直起身子， “我看见陆羽平过来了。他就在马路

对面。”

    “是吗””夏芳然站起来，’‘那我要走了小睦。你看，”她指了指

桌面， “今夭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

    ‘’芳姐，你要常来。”小睦笑了。
    ’‘小睦，你们现在的老板人好不好?有没有欺负你?’’

    ‘，还行。不过，他人肯定是不可能有芳姐这么好。”

    “你真是越来越精了。”夏芳然愉快地说，推开了 ‘，何日君再来”

的玻璃门。

    “芳姐慢走。”小睦的声音穿过了刘若英的歌声。

    叼、睦，再见。”说完这句话她才明白，自己今夭其实是特意来

跟小睦告别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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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庄家睦，

时候?”

      “昨天早晨

你Ep忆一下，你最后一次看到夏芳然跟陆羽平是什么

八点多吧。”



    “能详细描述一下吗?过程，细节，你们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

都可以犷
    “没什么细节。芳姐早上经常过来喝咖啡，有时候还吃早餐。一

般她都是我们在打扫，还没正式开门的时候过来。她不喜欢碰上其

他顾客。昨天芳姐只喝了一杯摩卡。然后是我看见陆羽平站在马路

对面的。知道陆羽平来了，她就走了。她没说他们要去哪儿。”

      .‘那你觉得，那天夏芳然的情绪有没有什么— 反常?”

    “没有。”小睦迟疑了一下，他想起夏芳然说:’‘小睦你看，今

天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她的声音里有股笑意，小睦已经很久

没有看到芳姐笑了。这让小睦突然间有点难过。

    “你确定没有?什么都没有?”刑警队长徐至安静地注视着这个

名叫庄家睦的十九岁的男孩。

    “没有!”小睦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吼了一声， “我不相信芳姐会

杀人!何况又是陆羽平呢!芳姐在这世上除了她老爸之外，就剩下

陆羽平这么一个牵挂了。你们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!芳姐是好人，

她已经够苦的了，够可怜的了!你们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坏人不去

管，偏偏要跟她过不去呢!”

    徐至依旧安静地看着小睦。这安静让小睦颓然地坐下了。徐至

不动声色，甚至是悠闲地点上一支烟，然后再丢给小睦一支。再然

后他从小睦点烟的姿势里看出来，这是一个曾经在街头混过的孩子，

尽管他的脸上甚至是眼神里都已经是千千净净的，没有任何堕落的

痕迹。

    “庄家睦，你跟夏芳然的关系很好，对不对?”

    “芳姐救过我的命。”小睦仰起脸，勇敢地凝视着徐至的眼睛，

"M时候我才十五岁，我们，我们的老大惹了 ‘鼓楼帮’的人。那天

要不是我g进芳姐店里，要不是芳姐把我藏到吧台后面，我一定会

被他们打死的。我最好的小兄弟就是在那天，1l他们捅死了一 我

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是为我挡了那一刀·。⋯ ”

    果然。徐至对自己微笑了。他记得四年前那场著名的流氓械



斗— 没错，这孩子说了，那时候他十五岁。

    “后来你就一直留在 ‘何日君再来’了吗?”

    “是的。刚开始我是服务生，后来芳姐特别相信我，就让我专管

收银。”

    “就是说，你是掌柜的。”

    “对。”小睦得意地笑。真是个孩子。徐至想。

    “庄家睦，那么两年前，孟蓝那件案子发生的时候，你是 ‘何日

君再来’的员工，没错吧恻

    “对。”小睦仍旧戒备地吐出这个音节。

    “我记得你，庄家睦— 那个案子我也参加调查了。”徐至的K

神闪烁了一下， “夏芳然被毁容的时候，你是目击者。”

    “你为什么要问这个。”小睦温暖地，甚至是调皮地眨了眨眼睛C

    “庄家睦。”徐至慢慢地说， “你应该明白。不是只有坏人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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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月十四号那天清晨，当夏芳然推开 “何日君再来”的玻璃门

闻到店面里传出来小睦擦地用的洗涤液的味道时，在这个城市的歹

一端，陆羽平正好站在他的公寓的阴暗的楼道里。早晨清淡的阳1

让他愉快。尤其是当他看到无数尘埃在一束光线里柔软的跳舞的日

候。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舞蹈很卑微，但是很媚人。现在长大了

他觉得这种尘埃的舞蹈像是一场美妙而温情脉脉的婿和。然后他N

笑自己，或者说他替他的女朋友夏芳然嘲笑自己:怎么这么色。于

知道夏芳然轻视这些精致的小感觉，尤其是轻视一个总是把这些7

西挂在嘴边上的男人。

    干;la加俪一Rtaa平杏于}R开心一不旱因为情人节的缘故，事鉴



上他根本就忘了今天是情人节。是小洛提醒他的。十三岁的小洛是

他的房东的女儿。刚才小洛来开门的时候，愉快地说:“陆哥哥，

情人节快乐!”这个肥肥的小丫头说话的声音就像早晨的阳光一样甜

美， “今天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去看 《情人结》啊?是赵薇跟陆毅演

的。”一个春节下来，她似乎又胖了一圈，眼睛挤得更小了。但是她

快乐的样子还是让陆羽平心生怜爱，他想: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

变得像她妈妈一样饶舌。

    “小洛。”丁先生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，‘.就知道扯些废话。也

不说谢谢陆哥哥。”然后丁先生走出来，对陆羽平笑笑: “多亏你，

替她补课。她这次考试数学还有物理都考了七十多分。” ’‘没有，应

该的。”陆羽平有点拘谨，他是个不大擅长应酬的人。 “是小陆来

了。”这时候丁太太也从里屋里走出来。她跟丁先生站在一起还真是

很有夫妻相，只不过她的体积跟瘦瘦的丁先生比委实庞大了一些。

她非常坦然地只穿了秋衣和秋裤- 看得出来是为了过年才新买的。

叼 陆̀，”她嘴唇泛着股奇异的橘红，估计是正在吃酱豆腐，“过来

一块吃点儿。”

    “不麻烦了。阿姨。’，面对着丁太太的时候陆羽平更加拘谨，因

此他还是把眼光转到丁先生的脸上， “丁叔叔，我就是想来说一声。

我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，我住满这个月以后，三月初就搬。”

    “噢。”丁先生答应着， “不过小陆，过年你回家的时候你屋的

下水道堵过一回，堵得挺厉害的，我自己都修不好，还是找人来通

的。你看这个— ”

    “我知道，丁叔叔。”陆羽平仓促地笑了一下， “到时候您就从

我的定金里扣吧。”其实他自己并不尴尬，他下意识地解释着，他只

不过是代替向他要钱的丁先生尴尬而已。虽然他白己也知道其实这

根本没有必要。

    叼\陆，”丁太太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“可惜你一搬走，就没

人替我们小洛补课了。”

    “可以的。”陆羽平说， “以后小洛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打我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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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就行。我抽空过来给她讲。’

    “我就知道陆哥哥对我最好。”又是小洛快活的声音。

    其实陆羽平的生命中，是不会再有 “以后”这回事的。可是他

说这个词说得太习惯了，以至于忘了它是什么意思。

    丁先生在送陆羽平出门之后，缓缓走回屋里。这是一个跟平时

没有什么区别的早晨。满屋子司空见惯的味道:稀粥，馒头，涪陵

榨菜，还有小小的一碟如印泥一般的酱豆腐。这时候他从窗子里看

见了陆羽平，他正朝着小区的大门走去。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发现

其实陆羽平是个很挺拔的男孩子。是丁太太喝粥的声音让他掉头去

看屋里的。丁太太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令丁先生心生厌恶。这时

候小洛用筷子头挑起一条榨菜，调皮地仰起头，伸出舌尖舔了它一

下。丁先生觉得这个胖姑娘因为这个动作突然有了一点轻盈的味道，

然后他心烦意乱地说: “小洛。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一点规矩都不

懂。”说这话的时候他悲哀地想:这孩子像谁呢?她妈妈年轻的时候

腰围可只有一尺七寸而已啊。丁太太从粥碗上抬起头，跟了一句:

“就是。”

    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到，丁小洛的眼睛里有种狡黯的东西

暗暗地一闪。她告诉自己:再忍耐一会儿。快了，就快了。她马上

就要为自己的人生做第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完完全全是自己做出的决

定。为了这个机会，十三岁的小姑娘已经忍耐了整整十三年。

    “案发的经过是这样的。’.徐至扫了一眼摊在眼前的记录，选择

了一个舒服的坐姿: “二月十四号— 也就是昨天傍晚，南湖区派

出所接到一个名叫罗凯的男孩的报案，我们的人是在晚上八点的时

候赶到案发现场的。”



      “徐队长，你忘了说，要不是有一个笨蛋误事的话，我们肯定F3 k

到得更早。”欧阳婷婷打断了徐至。

      “你说谁?，，李志诚满脸通红。

      大家都面带微笑。因为婷婷和李志诚之间的争吵是整个重案红

的娱乐项目。

      “死者陆羽平，是嫌疑人夏芳然的恋人，男，二十二岁，本市适

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应届毕业生;死者丁小洛，女，十三岁，是雀

外国语中学的初二学生，跟嫌疑人夏芳然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

但是，丁小洛的父亲是死者陆羽平的房东。案发第一现场可以确r5i

是南湖公园的人工湖边。陆羽平的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我忙

赶到的时候南湖派出所和南湖公园已经在组织打捞。丁小洛的尸体

是在晚九点左右被打捞上来的。经过解剖，可以确定陆羽平的死亡

时间是下午六点至七点之间，死因是氰化钾中毒— 我们在死者遗

留在现场的罐装啤酒里找到了和解剖结果相符合的氰化钾。啤酒罐

上有夏芳然和陆羽平两个人的指纹。丁小洛的死亡时间推测在七点

到七点半之间。是因溺水而窒息。她的尸体上有挣扎过的迹象。而

且一 ，’徐至停顿了一下， “丁小洛的脖颈上，脸颊上有抓伤的痕

迹，经过化验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伤痕处残留的皮肤屑是夏芳然的。

嫌疑人夏芳然，女，二十四岁。是两年前本市学院路那起恶性硫酸

毁容案的受害人。被毁容前是位于学院路的咖啡馆 ‘何日君再来’

的经营者，目前无业。’

    “这个女人。”李志诚像是在自言自语， “我们去的时候她就坐

在陆羽平的尸体旁边，就跟乘凉一样。操。这女人。”

    “那个报案的男孩儿呢?”一个声音问。

    “罗凯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”徐至说，“医生说没什么，就是吓的。

我们现在还没法跟他取证。已经调查过，他是丁小洛的同班同学。”

    “他们有个同学说，”婷婷接口道， “罗凯是丁小洛的— 男

朋友。”

    会议室里这下爆出一阵哄堂大笑.徐至挥摇斗. n 1'A'_ 4t m l l \电



真是早熟。”    一个人揉着肚子:“不会吧。罗凯是挺好看的一个男孩子。丁

小洛胖得像动画片，真是便宜了这丫头了。”

    “什么呀，人家那是让水泡肿了的!”

    “才不是，你见过丁小洛的照片吗— ”

    ’‘那也许人家罗凯就喜欢肉感妹妹呢!”

    “可是— ”一片嘈杂中只有李志诚没有跟着笑， “她跟一个孩

子能有多大的仇呢?她杀陆羽平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把丁小洛推

下去呢?”

    “李志诚你有没有搞错，你当刑警的就这点素质。”婷婷瞪圆了

眼睛， “你看见她把她推下去了I?� -

    “婷婷说得对。如果夏芳然真的是凶手的话，她为什么要选公园

湖边这么显眼的位置杀人呢，

者的。还有，就算是她干的，

我们来抓她— ”

    李志诚的脸又有些泛红:

她应该知道在那里是很容易碰上目击

她杀了人为什么不跑呢?反倒是等着

“我知道这件事有点奇怪。可是你知

道她的口供里说他们俩本来是准备一起喝毒药的— 她也不肯说原

因。她说是陆羽平喝了以后她还没来得及喝就看见丁小洛和罗凯两

个人了。这不是把我们当傻瓜吗?你想，两个人想殉情，一个人已

经死了，另一个看见有人过来了，按照常理她应该在目击者靠近她

之前马上服毒啊— 何况是氰化钾，一秒钟都用不着的事儿。—

我想是丁小洛跟罗凯不小心目击她杀陆羽平的全过程了吧— ”

    屋角一个尖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“就算是这样，她应该干掉罗

凯和丁小洛两个才对，没道理放着罗凯去报案，然后回过头来再杀

丁小洛。事倍功半嘛。’，

    “可是一个刚杀过人的人是干得出来这种没有逻辑的事的。毕竟

不是那种真正的亡命之徒。”李志诚很不服气， “你看，她杀陆羽平

的时候用的是毒药，是氰化钾，说明她是有预谋的。可是她杀丁小

洛的时候就很慌乱，也许丁小洛的出现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。”



      “那也不对!”这次是婷婷， “你别忘了陆羽平和丁小洛是认i

  的，陆羽平租的是丁小洛家的房子，而且还经常帮丁小洛补课-一

  丁小洛跟罗凯会是偶然目击那么简单吗?有可能是一起去湖边的

  夏芳然她就是胆子再大，也没道理当着别人杀人n阿一一而且为什泛

  罗凯能逃出来可是丁小洛就不行呢。这简直— ”婷婷的大眼睛羊

点撒娇地一眨， “这简直不像话。”

      “对。”沉默了很久的徐至开了口， “这个案子最大的疑点就e

他们四个人是怎么在案发现场碰面的。可惜罗凯现在不能说话— ，’

      “夏芳然怎么解释丁小洛的事?”

      “别提了。”李志诚很火大， “这娘)L们真能扯。她他妈的硬乎

说丁小洛是自己掉下去的，那些伤痕都是她为了拉住丁小洛的时f}

弄的。问她丁小洛怎么会自己掉进去，她居然说 ‘估计是吓坏了

吧一一飞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’。”李志诚气恼地握紧了拳头。

    “靠。不像话。”大家又是一阵哄笑，“要不这样吧，小李子，

为了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，你就牺牲一下你宝贵的色相以及贞

操，给这个小娘儿们施个美男计，这也算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    “没错。小李子，这是革命的需要— ”

    “你们还是饶了小李子吧，”屋角那个尖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

“也不看看夏芳然那张脸— 要我说陆羽平也真是够不容易的，要是

早点瑞了她也就不会死得这么早— ”

    “没准就是因为他准备瑞了她，所以夏芳然才先下手为强— 反

正像她们这样的女人心理都不正常。”

    “也不一定。前两天我还碰上另外一起硫酸毁容案的受害人，这

女孩嫁了个开按摩院的盲人，人家过得也挺好的。”

    “那当然。盲人好啊— 反正就是 ‘眼睛一闭张曼玉，被子一蒙

钟楚红’。婷婷，你们现在的小姑娘还知道钟楚红吗?”

    “严肃一点吧同志们。”坐在角落里，年龄最大的法医终于忍无

可忍了， “咱们开会是为了讨论命案。”

    接下来的短暂而错愕的寂静单.徐}r4}}[1rrmftbA 5Fn :2t- #- ,&t



难得地不约而同了一回— 他们一起轻声嘟脓着: “你才是 ‘同

志’呢。”

    徐至清了清嗓子:“各位，我个人— ”说到这儿他甚至悠闲

腼腆地笑一笑， “我个人有种直觉。要想破案，我们有必要回到两

年前的那场毁容案里去。当然我也知道强调直觉是不负责任的。可

是有没有人— 同意我的这个直觉呢?”

    如今的夏芳然想起那段每夭站在 ’‘何日君再来”的吧台后面的

日子时，总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还真的很年轻。可是两年前的她就

不这么想。二十二岁的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老了。当然她这么感叹

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清楚:她其实还不老。不仅仅是不老，而是年

轻，还有美丽。二十二岁是个好年纪，夏芳然常常这么想。你可以

同时拥有娇嫩的脸蛋和一颗略经沧桑的心。多么诱人的搭配。通俗

点说，你什么便宜都占了。— 要知道不是每个二十二岁的女孩都

有沧桑的机会的，除了那些身世可怜的，除了那些做三陪小姐的，

如果你像夏芳然一样生在正常家庭里，如果你不漂亮，你拿什么去

“沧桑”?想到这儿夏芳然就微笑了— 本来嘛，如果你不漂亮，你

有机会很早就接触男人这东西吗?二十二岁的你没准还捧着海岩的

小说梦见道明寺呢，二十二岁的你自豪地说自己是处女但事实是你

别无选择只能洁身自好。上帝，夏芳然夸张地拍拍自己光洁如玉的

额头。她想起初中时的语文老师，那个才二十七岁就已经一脸苍老

的姑娘散着一头枯黄的披肩发，激动到满脸通红甚至是声嘶力竭地

向全班同学推荐 (简·爱》这本书。夏芳然尽管不喜欢这个老师可她

还是看了，看完后十五岁的她几乎是悲悯地叹了口气:难怪语文老

师会喜欢简·爱。难怪简.爱只能被语文老师那样的女人喜欢。简·



爱，多么干燥的一个女人啊。

    夏芳然喜欢把女人分成干燥的和湿润的两种。她觉得如果一个

漂亮女人很干燥那纯粹是暴珍夭物— 比如那个跟杨过同学玩姐弟

恋的小龙女;如果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很湿润那么她还有救，她可以

拥有某种被一般人称为 “气质”的蛊惑人心的东西;如果一个女人

碰巧是个湿润的丑女人那她的人生就多半是个悲剧了— 她永远都

知道什么是好的可她永远得不到。像语文老师那样又不漂亮又不湿

润偏偏又有知识的女人，除了简·爱，她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精神寄托

吗?夏芳然忽略了一件事，就是她在做这样的分类时已经理所当然

地把自己放在最得天独厚的那一种里面了:就是又漂亮又湿润的那

种女人。她对此感到心安理得。

    二十二岁的夏芳然喜欢看小说，喜欢看电影，还喜欢看日剧跟

韩剧。她经常在悠长的下午里懒散地坐在吧台后面，闻着满室的咖

啡香，戴上耳机用笔记本电脑看nvn，或者她带来一本小说，托着

腮坐在高脚凳上，把身体弯成一个曼妙的弧度，慢慢看。她真的很

喜欢这样的时刻，店铺是自己的，满室的咖啡香和音乐声是自己

的— 她很清楚来这里喝咖啡的很多男人是为了看她— 比如那个

半年来总是风雨无阻地坐在角落里的陆羽平— 他也可以说是自己

的，忙忙碌碌地招呼客人的小睦也是自己的— 她的意思是说这个

俊朗的孩子对她忠心耿耿。夏芳然于是在一室阳光中闭上眼睛，她

在想刚刚看完的那张nvn，张曼玉演的 (阮玲玉》。那种美丽的苍

凉，那会不会也是自己的呢?— 当然，不是说她也会去像阮玲玉

那样寻短见啊，夏芳然知道自己是舍不得死的，只不过她愿意像阮

玲玉那样固执地活着。她有资格固执，有资格较真。夏芳然觉得自

己最大的优点就是明白自己拥有的是什么。

    “芳姐。”小睦来到她身边，有点诡秘地笑笑， “那个家伙叫我

给你的。”她朝着角落里陆羽平的方向看过去，可怜的孩子局促不安

地低着头，似乎要把脸埋到面前那个小小的咖啡杯里了。那是一张

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。上面的字一看就是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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